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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洲钢具厂：“小鸡”下“鹅蛋”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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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帖
庞善强

银辉碧宇照寒身，瘦影阶前拾落尘。
汗结眉头洇白发，腰弯背脊映凉晨。

分分日照晴岚起，短短时光曙色新。
雨打风吹无怨气，平凡岗位素心真。

北方的四月
历经九九的考量
万物皆为丹青妙手

峰峦与河流率先勾勒轮廓
解冻的土地皴出轻重的纹理
抽芽的柳枝破土的草儿们晕染浓淡
飞回来的燕子
是春天灵动的黑眼睛

最后，由杏花来签章
提交一幅千里江山图

新 绿
袁秀兰

母 亲
董映青

汗洒春秋绘锦章，不辞风雨筑康
庄。田间沃野千重绿，市井高楼万丈长。

心默默，志堂堂，平凡亦有好风光。
今朝同颂耕耘者，不负韶华不负疆。

鹧鸪天·颂劳动者
尹慧轶

赞劳动者
赵俊玲

汗洒春秋绘锦章，辛勤铸就好时光。
田间沃野嘉禾茂，厂内精工器宇昂。

街巷晨昏清市井，岗台风雨护康庄。
平凡亦有凌云志，实干兴邦万世芳。

致敬环卫工
樊改荣

劳动者宣言
史志强

四月水墨人间
秋水长安

我 对 民 歌 的 热 爱 最 早 源 于 父 亲 。
他念过几年私塾，识得一些字，且拿起
毛 笔 写 得 有 模 有 样 。 他 还 擅 弹 三 弦
琴，只要是熟悉的曲子便能自在流畅
地弹出来。父亲的嗓子亦好，常常哼
唱的曲子便是“爬山调”（内蒙古民歌
长调），或者是山西民歌《割韭菜》。受
父亲影响，我对民歌便有了一种特殊而
美好的情愫。

父亲不仅喜欢唱《割韭菜》，更喜欢
种韭菜。我家院外有一片圈起来的菜
园子，我们那里称之为“圐圙”。打我记
事起，那园子里每年春夏便是韭香菜花
美。我父亲种得一手好菜，不大的一个
园子被他密密分割开十几个菜畦，每个
菜畦里种植一种菜，唯独韭菜种有两
畦。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为何韭菜受到
父亲的偏爱，但也渐渐发现了它的与众
不同：园子里的韭菜割了之后还会重
生，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父亲割韭菜往往选在早晨。一早
起来，园子里的韭菜嫩嫩的绿绿的，还
挂着些许露珠。父亲有一柄明晃晃的
薄而锋利的小叶镰刀，他一手轻轻揽住
韭菜的腰身，一手小心翼翼探进镰刀，
沿着地皮只那么轻轻一割，并无半点声
响，一大把韭菜便攥在手里。杜甫《赠
卫八处士》中有“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
粱”的诗句，诗中描述友人冒雨剪来春
韭，用的是一把剪刀。民谚有“触露不

掐葵，日中不剪韭”，说的割韭工具亦是
剪刀。宋朝文学家陆佃之《坤雅·说韭》
亦谈到割韭菜宜用剪刀。我父亲虽读
过几年私塾，但未必知晓这些割韭之玄
机，他只管用他那把小巧玲珑的小叶镰
刀，一丛丛一割再割，那割掉的韭菜茬
子依然会倔强地生长起来。

韭菜在过去是村里人少不得的一
种调味食材。倘若是过个什么节日，或
者是家里有亲戚上门，村里人便少不得
一绺嫩韭菜，或拌凉菜，或炒鸡蛋，或是
挤兑出一点白面包顿饺子，或多或少都
需要韭菜来搭配。

我家虽说种那么多菜，但我母亲很
少舍得吃，这些菜多用来换取家中的口
粮，以及我们姐弟的书本费。母亲很会
节俭，家里吃白菜只剥取最外层的老菜
叶，每天是一层一层地剥，每剥掉一层
老菜叶，新的菜叶会很快长起来，如同
园子里的韭菜，任你怎么割都吃不完。
父亲卖菜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价，也较少
用秤。村里同族中他的辈分最高，人们
都称他为“九爷”。每每有人轻唤一声
甜腻的“九爷”，我父亲便笑眯眯的，嘴
里赞叹着园子里的菜好苗少，手却松得
很，往往一颗鸡蛋便能换走一大把蔬
菜。倘要知道买菜的家里来了客人，父
亲还得白搭一绺子韭菜。至于村里无
依的鳏寡老人，路过我家园子时歇脚搭
话，我父亲便会送上一把菜。不过，有

件事一直让他头痛不已，那时村里驻扎
下几个从城市来的年轻人，他们不买
菜，却喜欢半夜里到我家菜园子自己去
摘。一开始，父亲不以为意，说这些孩
子也够苦的，大老远从城市来到咱农
村，吃不饱也住不好，咱自家种的菜拿
就拿点吧。可是，后来那几个年轻人在
晚上摘菜时会随意乱踩，把园子里的菜
苗踩得东倒西歪。父亲只是自己生气，
断然不会去和那些年轻人理论，但这样
的情形时间一长，父亲便不愿再去打理
菜园子，直至后来索性把那园子改种了
蓖麻。

父亲的菜园子日渐远去，再后来连
同父亲唱的《割韭菜》亦一同变得模糊，
直至现在变成了一段段杳渺的回忆。
只是我对民歌的情感愈来愈浓，除了喜
欢晋陕蒙的民歌外，尤其喜欢青海、宁
夏的民歌“花儿”。

宁夏花儿《院子里长的是绿韭菜》
异常欢快生动：“院子里长的是绿韭菜
呀，不要割呀；你叫它绿绿地长着，不要
割呀；你叫它绿绿地长着，我的阿哥呀，
你不要割呀，你叫它绿绿地长着……”
曲子采用排比递进、反复咏叹的创作手
法，将一对农家男女之爱情淋漓尽致地
呈现出来。宁夏花儿，好就好在唱腔尾
部拖着一串串连续迭起的悦耳的滑音，
那滑音恍若百鸟和鸣，又若旖旎春潮卷
舒张合、密浪翻滚。青海花儿《割韭菜》

比较起来则是舒展活泼节奏明快：“正
月到了苍术开，亲戚朋友来拜年，宰给
个鸡儿你不吃，端吃院中的绿韭菜。打
发小姐割韭菜，小姐起身就走开，左手
提个笼笼儿，右手里拿个韭镰儿。双扇
子门单扇开，小姐斜身溜进来，一席萝
卜一席菜，不吃萝卜割韭菜……”整首
曲子阳光明媚，喜庆有余，将一位春华
怒放的玲珑小姐描绘得身形娇态分外
可爱。

各地以韭菜为题材的民歌多矣，但
大多数所歌的内容离不开“韭（久）”这
个爱情主题，就连梁启超先生亦乐意为
此推波助澜：“韭菜花开心一枝，花正黄
时叶正肥。愿郎摘花连叶摘，到死心头
不肯离。”

古往今来，人们赋予韭菜诸多美好
情感，但是其作为一种大众食材，更多
的是点缀着人们的生活。俗语说“正月
葱，二月韭”，也就是说，二月生长的韭
菜口感营养俱佳。南宋林洪撰《山家清
供》载，六朝的周颙，清贫寡欲，终年常
蔬食。文惠太子问他蔬食何味最胜？
答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周颙学识
渊博，工隶书善佛理，仕途经历也颇为
丰富，后隐舍钟山西，终日长蔬，修沐而
居。从朝堂而至隐居，可谓清贫却不失
尊贵，此为文人之清，抑或是长就了一
副朝堂之上的傲骨？

不管怎么说，韭菜最具大众情怀，
又有诸多紧贴底层的文人名家肯著述
食馔，为其添彩。譬如汪曾祺先生的

《四方食事》《五味》，王祥夫先生的《衣
食亦有禅》《四方五味》等，这些作品集
里或多或少都记录着与韭菜有关的一
些食事与禅意，亦为寻常人家的餐桌上
点亮了一盏暖暖的灯。

五月的日历翻动红焰
五月的大地铺展多彩画卷
我是焊割现场飞溅的火花
是教案上未干的墨痕
是厨房上空飘升的炊烟

三代人的掌纹
在工具上重叠

将生活锻造成发光的链条
听——
钢铁在歌唱
看——
粉笔在开花
而劳动节的阳光
正穿过老茧的沟壑
浇灌整个世界的春天

有一句话人们耳熟能详——妇女
能顶半边天，然而在我眼里，每日辛苦
操劳、为我们遮风挡雨的母亲，早已以
一己之力为我们撑起了一整片天。

自从父亲疾病缠身后，母亲就成
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父亲走后，母
亲独自撑起了这个家。女子本弱，为
母则刚。为谋生计，母亲继续经营着
父亲留下的快餐厅，早出晚归、不辞辛
劳。每天四点半，闹铃一响，母亲就开
始一天的忙碌。快餐厅每天早上以卖
稠粥为主，熬粥的环节虽然不算复杂，
但也是有技巧的，包括水量的选择、火
候和时间的把握，都有讲究。母亲动作
娴熟地淘米、加水、开火，灶台热气蒸
腾，她挥汗如雨，为了擦汗方便，她的脖
子上经常挂着一条毛巾。毕竟是女性，
体力有限，挪动粥桶对她来说颇为费
力，她总是挪了一面，再换个角度去挪
另一面，这样既不容易被烫着，也更容
易使巧劲发力。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
母亲的双手时不时发麻，可她没喊过一
句苦和累。母亲是我们兄弟俩的坚强
支柱，而我们是母亲坚持不懈的动力。

母亲性格直爽，对我们的要求也
极为严格，宽容而不纵容，关爱但不溺
爱。不管生活如何艰辛，她总是展现
出坚韧和乐观的一面，给予我们温暖

的守护和无穷的力量。
弟弟在铁路上班后，母亲心安了

不少，但我的工作问题一直是她心里
放不下的一块石头，也是她年纪渐长
依然辛苦操劳的主要原因。去年我考
公面试失利，自己满心遗憾，也让母亲
的心又一次跌进了谷底。之前我还豪
言壮语地对母亲说：“等我‘上岸’后就
别在快餐厅忙活了，这不是商量，这是
通知。”可没承想现实啪啪打脸。我突
然觉得十分对不起母亲，就像歌词说
的那样——一句先苦后甜，我却让母
亲等了一年又一年。至今犹记当我告
诉母亲我的综合成绩时母亲平静的表
情，她的眼神虽然掠过一丝遗憾，却依
然安慰我：“没事，说明咱还是有这个
实力，下次争取多领先几分。”

母亲一天天地变老了，发间的银
丝仿佛诉说着她走过的岁月沧桑。每
次帮母亲染发时，看着母亲头上的白
发，我的心里都会泛起一阵酸楚，她的
这些年仿佛就是为我和弟弟走过的，
我不知道欠母亲的可以用什么去还。

母亲操劳了大半辈子，为了父亲、
为了我们兄弟两个、为了这个家奉献
了太多。我想，该我们接过母亲的担
子，扛起家里的责任了，母亲也该歇一
歇，享受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了。

最开始发现它们的时候是星星点
点 的 ，在 墙 根 ，在 路 边 ，在 堤 堰 ，在 山
脚，在褐色枝梢的尽头。像是谁用笔
尖蘸了最淡的绿汁，轻轻点染。

再看时，那点点的绿变成了小米
粒似的芽，鼓鼓囊囊的，像攒了一夜的
话 ，憋 着 不 说 。 没 过 多 久 ，米 粒 爆 开
了，吐出两片叶，像小小的指甲盖，薄
得透光，太阳从背后一照，能看见里面
细细的脉，一根一根，分着叉，一直分
到看不见的地方。风一来，它们就舞，
舞得整个春天都跟着动起来。

那绿，是慢慢浸开的，从泥土里，
从雨丝里，汇成千点万点，然后，整个
春天都变绿了。那绿，不是刷上去的，
也不是涂上去的，而是从里向外喷涌
出来的。每一片新绿都像憋着一股劲
儿，争先恐后从泥土里、从枝丫间挤出
来，挤得土地裂开细小的缝，挤得树皮
绽出浅浅的口。低头往下看，仰头往
树上看，满眼都是嫩生生的绿，它们密
密匝匝叠在一起，在土地上织出数不
清的纹路，把天空裁出无数个细碎的
洞。阳光从树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
肩上，一块一块，暖暖的，软软的，像春
天的手，轻轻搭在你的肩上。

雨是夜里来的。不大，淅淅沥沥
的，落在新绿上，不是“啪嗒啪嗒”的声
音，而是“沙沙沙”的歌谣，像孩子刚学
会走路的脚步声，时急时缓。你躺在
睡梦里听，听着听着，就觉得自己也变
小了，小得能被一片绿叶托住。

早 上 起 来 ，看 到 叶 片 上 滚 着 水
珠。那水珠不是圆的，是被叶面上的
绒毛扯成了椭圆的形状，摇摇摆摆地
挂在叶尖上，叶尖轻晃，那水珠便滚落
而下，掉在更下面的叶子上，碎成更小

的水珠。再滚，再掉，再碎，直到渗进
土里。蹲在旁边看，看得忘了手头的
活儿，直到腿脚发麻才站起来。

土 地 变 了 颜 色 。 原 先 干 燥 的 土
地，现在变成深褐色，踩上去软软的，
鞋底沾了泥，沉甸甸的。低头看，草芽
早已冒了头，细细的、尖尖的，戳破地
皮，像无数根绿色的针。再过些日子，
这些针就会柔软起来，柔软成一片绿
毯，让人舍不得踩上去。

其实年年如此。冬天的土地光秃
秃，枝丫光秃秃，到处灰茫茫、冷冰冰
的。然后某天，毫无预兆地，那些绿就
生机勃勃地回来了，从那些干燥的皮
里，从那些僵硬得折断也不流汁水的
木头里，一点一点往外拱出来。拱出
来的新绿那么嫩，嫩得碰一下就要掉
落的样子。它又那么韧，下再大的雨
也打不落，刮再大的风也只是摇一摇、
晃一晃。摇晃完了，继续自顾自地绿，
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

风又吹过来了。我们侧着耳朵，
听嫩嫩的、新新的春天。那是生命破
壳的轻响，是细芽儿顶开的泥土，是才
醒 来 的 光 ，浅 浅 的 ，在 风 的 酒 窝 里 打
滚；是刚学会跑的绿，哗啦啦在溪水中
开出浪花。

满树的嫩叶约好了似的，齐齐翻
着身，露出浅色的肚皮，又翻回去。一
翻一覆，一明一暗，整棵树都在眨眼，
还打着只有它自己能听懂的口哨。

在树下站久了，就会发现，那些绿
慢慢钻进了春天的深处。

不远的地方，有孩子们跑过，喊着
什么，声音被风吹着跑，欢快的、细嫩
的声音缠在树枝间，缠在那些新绿里。

那是比新绿更新的旋律。

扶过犁耙，撒过种子，握过羊鞭
那双被血泡反复打磨过的大手
最终粗糙成一节节
老榆树的枝丫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清闲
似乎只有忙碌
才是对这双手最好的定义
掌纹里绘满了田畴沟壑的草图
春风夏雨，秋霜冬雪
一辈子用这双手编织梦想的父亲啊
最懂得，人活着
什么时候该攥紧拳头
什么时候该舒展开掌心

父亲的手
左世海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同市巨洲
钢具厂闻名遐迩，其主打产品钢制档案
柜、文件柜、保险柜畅销市场；对大同市
民来说，该厂生产的“哈飞”牌防盗门更
是家喻户晓，户户偏爱。“巨洲”牌系列
产品曾摘取全国“七五”星火科技成果
博览会金奖和银奖，多次荣获省、市名
优产品奖，企业被评为山西省“守合同
重信用单位”，厂长张存祥被评为省、市
劳动模范和优秀青年企业家。

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它的前身其实
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作坊”。1982 年，
大同市城区东街五金二厂成立，工厂占
地 600 平方米，张存祥任厂长。时年 29
岁的他带领 26 名待业青年、街道妇女、
残疾人、无业者在几间破烂的平房里凭
手艺干起了敲打白铁皮簸箕、灰斗、炉筒
的营生。面对缺乏设备、资金的窘境，张
存祥带领职工白手起家开始艰苦创业。

引进人才和技术，走科技兴厂之路

1982 年，张存祥就暗自立下了“宏
伟目标”，想搞钢制文件柜，以替代木制
文件柜。他先从商店里买回一套铁皮
文件柜，经过解剖和测绘，仿制了 200 多
套，但由于工艺和技术不过关，生产出
的产品没有销路，只能堆放在本来不大
的厂院里。这让他愈来愈感觉到人才
和技术的重要性。他打听到退休老技
工魏有贵和郑安邦是两位技术大拿，懂
得钢制生产的工艺和技术，于是三顾茅
庐，聘请二人到厂担任车间主任，又聘
请 了 一 位 老 工 程 师 负 责 全 厂 质 量 管
理。随后又接收了 8 名大中专毕业生，
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在科技兴厂的

道路上，他们用意志和汗水作动能，用
技术和工艺作支撑，巨洲钢具全部采用
优质冷轧技术，配套烘漆和粉末静电喷
涂工艺。钢制柜生产技术难关被攻克，
生产设备增加到 30 多台，实现了作业流
水 化 、操 作 机 械 化 、产 品 标 准 化 。 到
1996 年，全厂销售总收入和实现利税比
1982 年提高了近 16 倍，人均劳效 2 万
元，产品发展到 7大类 40多个品种。

以质量求生存，走质量立厂之路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对消费者
对产品品质越来越高的要求，张存祥带
领全厂职工狠抓质量管理，坚持“三管
齐下”：一是从提高职工素质入手，狠抓
技术培训和岗位练兵，使职工都能熟悉
本岗位的图纸、标准和工艺，能核对原
材料、半成品，对关键性岗位进行上岗
前培训。二是加强现场质量监督与检
查。全厂实行质量一票否决制，上道工
序视下道工序为用户，对不合格的工件
下道工序可以拒绝接收。三是全厂职
工树立“用户至上”的理念，时时处处件
件为用户着想。严格的质量管理有效
地提高了产品质量，使产品出厂合格率
达到了 100%，优质产品率达到了 76%，
被省档案局指定为钢制档案柜定点生
产厂家。

以市场为导向，走广告开拓之路

广告是信息传递的重要媒介之一，
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好帮手，它可使
消费者尽快知道产品、认识产品、接受
产品。张存祥的头脑中很早就意识到
广告的价值。1985 年 6 月 28 日，《大同

日报》第四版以三分之一的版面推出了
“向您提供”专栏，刊出巨洲钢具厂 10 个
品种的产品简介。没几天，接到近百个
问询电话，有的用户拿着报纸亲自到厂
看货，比对产品质量，选购到心仪的产品
后满意而归。从此一发不可收，在省、市
主流媒体以及《电话号码簿》上，都可见
巨洲钢具的广告，市场效果颇佳。

此外，巨洲钢具厂还十分重视参加
各类展销会、订货会。张存祥常说：“多
让一个人知晓，就有多售出一套产品的
可能，就会使企业多一份竞争力。”1988
年 7 月，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客商从展
销会上掌握了该厂产品信息后专程来
同，与张存祥谈成了生意。当这位客商
得知这是一个仅有 80 名职工的小企业
后，赞叹不已。1992 年 9 月，我市举办
第四届中国大同国际蒸汽机车节，偌大
的会场，巨洲钢具厂的两块大宣传牌引
人注目。

广告是打开市场的金钥匙。凭着
过硬的产品质量，在广告宣传的助力
下，巨洲钢具厂生产的“哈飞”牌防盗门
供不应求。其生产的煤气灶专用柜投
入批量生产后，在《大同日报》上刊登了
广告，订购者纷至沓来。

拓宽发展空间，走横向联合之路

1993 年 5 月，巨洲钢具厂因城市改

造搬迁，新厂址不适宜大规模生产。于
是该厂与大同市南郊区永久村经济总
公司联合，组建了大同市巨洲钢具股份
有限公司，既解决了钢具厂地盘有限的
问题，又盘活了永久村 10 多亩闲置土
地，一举两得。公司组建后，产品品种
翻新快，产品质量优，交货期约准，服务
手段活，联营一年，开发新产品 16 种，产
品销售到全国多个省市，1994 年实现销
售收入 500万元。

1994 年，巨洲钢具厂联系到哈尔滨
飞机制造厂，决定共同投资合作，组建
大同巨洲防盗器材公司，生产“哈飞”牌
金属防盗门。哈飞集团多次派出技术
人员到厂 指 导 ，很 快 该 产 品 开 始 批 量
生产，其具备防盗、防火、保温、隔热等
性能，经公安部检测中心检测达到防
盗门 A 级水平，性能指标居全国同类产
品首位，成为获国家专利局审定的专利
产品。

市场竞争潮起潮落，尽管巨洲钢具
厂创造过昔日的辉煌，但限于体制和机
制的先天不足，公司产权不明晰、运行
不规范，导致失去了很多发展机遇，曾
经写下的“小鸡”下“鹅蛋”的传奇成为
过往的记忆，思来令人惋惜。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
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
院邮箱：pcsy2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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